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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的文本结构及其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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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十诫的文本结构与形式深受古代西亚诸法典的塑造与影响。本文探讨十诫之具体诫命的
不同分法与解释，表明了不同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与流派，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作出各自的宣称，也
表明了十诫文本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十诫是历经流传过程的产物，融合了不同的传统。
田海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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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过程
中，有四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重要法典得以重见
天日。它们的出现，表明 “我们今日所谓法的摇
篮不在罗马，而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①。这些
法典分别是吾珥－纳玛法典 （Ｕｒ－Ｎａｍｍａ　Ｌａｗ
Ｃｏｄｅ）②、里皮特－易诗塔法典 （Ｌｉｐｉｔ－Ｉｓｈｔａｒ
Ｌａｗ　Ｃｏｄｅ）③、易诗努纳法典 （Ｅｓｈｎｕｎｎａ　Ｌａｗ
Ｃｏｄｅ）④ 与 汉 莫 拉 比 法 典 （Ｈａｍｍｕｒａｂｉ　Ｌａｗ
Ｃｏｄｅ）⑤。其中，前两个法典是以苏美尔语写成，
后两者是以阿卡德语写成⑥。这四个法典皆为前
摩西时代的法典。十诫作为圣经律法的核心，是
摩西在西奈山颁降于古代以色列人的。从地缘文
化的角度而言，十诫同以上法典之间存在着紧密
的传承关系。由于 “在四大法典中，汉莫拉比法
典是最为系统完整的法典，也是内容最为具体丰
富的法典”⑦。而通过文本诠释与比较，在形式、
结构与内容等方面，都发现十诫同汉莫拉比法典
之间有着诸多的类似⑧。
在希伯来圣经里，十诫有 “伦理十诫” （出

２０；申５）与 “礼仪十诫”（出３４）之分，而且，
我们通常关注的是前者。十诫的文本由三部分构
成，即序言、诫命以及跋。这种文本的结构性范
式，在古代西亚 （又称古代近东），尤其是美索
不达米亚的诸法典中，是最为常见的范式。这四
大法典在文体结构上，基本上采用三段式，即序
言、法条与跋⑨。在这些法典的序言中，君王通
常以代言人的身份认同为开始，而且，诉诸于历
史，然后是一系列以 “如果” （ｉｆ）为句首的条

款规定，紧接着是跋，即后记部分，明确规定违
背或遵从条约应得到的诅咒或祝福，以及对遵守
条约而宣誓作证的描述，并附带一个关于证人的
名单，包括诸神在内。这是古代近东众多条约文
件、文本的普遍格式⑩。由此，可以说，十诫的
文本结构与形式深受古代西亚诸法典的塑造与影

响。

一、十诫的序言与跋

十 诫 的 序 言 是：我 是 耶 和 华 你 的 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出

２０∶２；申５∶６）。这个序言明确交代，耶和华
自我呈现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瑏瑡，为以色列成就
了历史救赎，叙述一个历史的事实。在这里，耶
和华不仅以以色列救赎者上帝的身份出现，表明
上帝的自我认同幷建立权威，而且，他要颁诫命
于逐渐认识上帝怜悯与爱的以色列人瑏瑢。耶和华
成为与以色列人建立历史联系之实在 （ｒｅａｌｉｔｙ）。
这一实在 “伴随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无论是
出埃及，到达西奈，还是在旷野徘徊，以色列人
都深深地植根于上帝的历史救援行动中”瑏瑣。但
有学者认为这个序言是后人添加的，幷非是构成
十诫整体必不可缺之一部分瑏瑤。
耶和华直接进入了以色列的救赎历史，成为

以色列历史经验中的上帝瑏瑥。曾经，他的子民在
埃及地沦为寄居的，寄居的因受压迫而哀声叹
息，重要的是，他们的神耶和华能倾听到他们的
哀声，并眷顾他们的苦情 （出２︰２３－２５；３︰



９－１０）。耶和华要救援他受奴役与受压迫的子
民，幷切切实实地带领他的子民脱离苦境，走向
解放。如此，十诫一开始就非单纯的律法，而是
呈现福音与律法的统一。这是十诫也是五经的本
质特征瑏瑦。基于历史的经验，以色列唯有选择耶
和华为上帝。有的传统，将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作为第
一诫，将 “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直到千
代”，视为第二诫。此外，明显的是，有关 “贪
恋”的禁令，被分成是两个小节，却归为两诫，
或合为一诫。如此，不同的教会与学派，依据不
同的神学理解与文化传统，对十诫作出了不同的
划分，使之呈现歧异纷呈而复杂的局面瑏瑧。实际
上，十诫超过了 “十句话”，是介于十句与十二
句之间，但一定要按照 “十句话”来分，自然会
歧义纷呈。
与序言对应的是跋，那么，十诫的跋又是指

什么呢？如前所述，在古代西亚诸法典中，一系
列的法条之后紧跟的便是跋，论及违犯法律所得
的惩罚，幷由众神见证。违命必受诅咒，也是十
诫文本完整形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哈瑞尔
森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ａｒｒｅｌｓｏｎ）所指出的，在旧约文本
本身中，与十诫关系最紧密的的是诅咒仪式 （申

２７：１５－２６），共有十二个诅咒，比如， 《利未
记》２６章及 《申命记》１１章、２８章，都论及违
背诫命者必招致灾祸的咒诅。他认为最初十诫文
本极有有可能是与 《申命记》２７：１５－２６的诅
咒仪式紧连在一起，从而成为十诫的跋。在 《申
命记》十诫的跋 （申５︰２２－６︰３）中，十诫
作为耶和华的 “声音”，反复被强调 （在５：２２
－２６中就出现五次），从而使诫命权威化 （５：

２９，３１），幷与 “律例与典章”同义。 《申命记》
不断提醒以色列人要遵从耶和华的律例与诫命，
方可得耶和华所赐之地。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

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以为
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
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
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
久。（申６︰１）

二、十条诫命与划分

十诫又称 “十句话”（ ，出３４∶２８；
申４∶１３；１０∶４）瑏瑨。在 《申命记》中，当摩西

在何烈山复述十诫时，称之为 “耶和华的话”
（ ，申５∶５）以及 “这些话” （申５∶
２２）。类似的表述出现在 《出埃及记》中：“耶和
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版上”
（出３４∶２８）。依据 《申命记》４：１３与１０∶４，
这就是起初写在法版上的诫命，即十诫。尽管，
《出埃及记》３４章也提及 “十条诫”，但没有交
代清楚，它有可能是指３４章中１７至２６节的礼
仪诫命，而且，在 《出埃及记》２０章最初颁布
诫命的叙述里，“十条诫”的名称完全没有出现。
既然五经三处经文明确声明，十诫即是由 “十句
话”构成，就要将之限于十句话的范围，一句话
为一条诫命，依次划分瑏瑩。但是，将十诫分为小
节 （ｖｅｒｓｅ）的传统，不符于将之分为十句话的
传统。
经文记载，十诫是刻在两块石版上的 （出

３１∶１８；３４∶２８；申４∶１３；９∶１０），而且，
“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 （出３２∶
１５ｂ）。经文也明确提到刻有 “十诫”的两块石
版，存放在柜中 （申１０∶１－５；王上８∶９）。关
于申命学派的这两块石版，米廷哥 （Ｔｒｙｇｇｖｅ
Ｎ．Ｄ．Ｍｅｔｔｉｎｇｅｒ）认为它们同腓尼基－古迦太
基的语境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Ｐｕｎ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瑐瑠。
此外，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用来书写的版，通
常是由木与象牙制成，包括两个或三个对折与三
折的书写版瑐瑡。“两面”（ｂｏ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的
意思是含混的。在两块石版上，十诫是如何布局
排列的呢？由于十诫两个版本的存在，高恩
（Ｓａａｄｉａｈ　Ｇａｏｎ）认为每个石版含有一个不同版
本的十诫，两块石版分别刻有 《出埃及记》的十
诫与 《申命记》中的十诫瑐瑢。但是，当前已被人
们广泛认可的传统解释，就是认为这两块石版
上，各自刻有五条诫命，幷不顾及字数上的失
衡。斐洛 （Ｐｈｉｌｏ）明确将十诫分为两组诫命，
“一组诫命是以上帝圣父与万物的缔造者为始，
以孕育生命而仿效上帝本质的父母为终；另一组
诫命包含所有的禁令，即奸淫、谋杀、偷盗、假
见证与贪恋”瑐瑣。当然，除五五分法之外，亦有
其它不同的排列与分法，比如四六分法瑐瑤。关于
写有诫命的石版，《申命记》的作者明确指出上
面写的是 “十句话” （申４﹕１３；１０﹕４），而
且，只有这十句话，幷将这版界定为 “约版”
（ ，申９﹕１１，１５）。这一点同 《申命
记》本身是要建立耶和华与以色列之约关系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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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一致的。而 《出埃及记》中的祭司典的作
者，将这两块石版称之为 “法版”（ ，出

３１﹕１８；３２﹕１５；３４﹕２９），而且，法版上的
字是上帝用手指头亲自写的 （出３１﹕１８）。法
在祭司文献中，是神圣与其威严的象

征瑐瑥。
在文本的结构与一致性上，十诫欠缺平衡

性。一些诫命的形式比较宽泛，比如，《出埃及
记》２０∶３－６、８－１１以及 《申命记》５∶７－
１０、１２－１５，而有些诫命又非常简短，比如，
《出埃及记》２０∶１３－１５与 《申命记》５∶１７－
１９，每一诫仅由两个词构成。此外，《出埃及记》

２０∶４－１７与 《申命记》５∶８－２１，通常都运用
了一个表示强烈否定意味的 （不可），后跟第
二人称单数未完成时的动词形式 （出２０∶３与申

５∶７中，也以 开始，但后紧跟的 ）；而
《出埃及记》２０∶８、１２以及 《申命记》５∶１２、

１６，是祈使句，也是肯定形式的诫命，而非禁
令；在 《出埃及记》２０∶２－６与 《申命记》５∶
６－１０中，耶和华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自我呈现，
而在 《出埃及记》２０∶７－１２与 《申命记》５∶
１１－１６中，耶和华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出现。有
趣的是，拉比释经时，针对这种第一与第三人称
的转换，作出如下解释：耶和华作为第一人称，
意味着这些诫命是他的直接话语，而第三人称的
出现，表明天使或许在十诫的颁布中，扮演了角
色，仿如 《使徒行传》７∶５３、 《加拉太书》３∶
１９以及 《希伯来书》２∶２所叙述的那样瑐瑦。总
之，当前形式的十诫，是历经流传过程的产物，
融合了不同的传统。
从语言叙述的形式来看，十诫同样可以分为

两部分，符合以上的五五分法，即每一部分，由
五条诫命构成，分别是一神崇拜、禁止拜偶像、
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以及孝敬父母，这些
诫命里，都提到 “耶和华你的神”，而且，“第一
部分的每一诫命都有目的从句与文字上的延展，
关涉需要解释与谆谆教导的特别的宗教责任。第
二部分，主要反映了以交互作用原则为指导的自
然理性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而交互作用是人类社
会的普遍现象”瑐瑧。表面而言，这些诫命是依照
某种等级秩序而排列，正如人与上帝之间之事
务，先于人与人之间之事务，甚至每一组诫命本
身，亦存在先后等级顺序，分别赋予特别的意
义瑐瑨。依照十诫所论及的内容，可将论及人与上

帝之关系的诫命，归为 “神道”，即人对上帝所
应尽的道德义务，强调人 “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申６∶５）；而将论及人与人
之关系的诫命，视为 “人道”，即人对社会所负
的道德责任，表达人要 “爱人如己”，正如 《利
未记》１９∶１８所示。总而言之，两组诫命表达
了既要爱上帝，又要爱人的主旨。在新约中，比
如 《马可福音》１２∶３０－３１，宣称 “爱上帝与爱
人如己”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是对十诫的精练概
括。十诫文本的内容与结构，都体现了这种双重
本质，即对 “神道”与 “人道”的高度关注。弗
瑞德曼对十诫文本内容与结构的划分，亦有类似
的观点，但又有特别之处。首先，他将诫命分为
两类，即神圣 （ｄｉｖｉｎｅ）与世俗 （ｓｅｃｕｌａｒ），分别
对应于前四诫与第六至第九诫。此外，第五诫上
承神圣诫命，下启世俗诫命，而最后一诫命，是
世俗诫命的结束，论及触犯诫命的动机，即贪恋
的罪招致对第六至第九诫命的触犯。违背第六至
第九诫命而产生严重后果，逐次递减瑐瑩。
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前，对十诫

的学术探讨，注重十诫之初始形式的研究，比
如，阿尔特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Ａｌｔ，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斯坦
姆 （Ｊ．Ｊ．Ｓｔａｍｍ，１９１０－）、尼尔森 （Ｅｄｕａｒｄ
Ｎｉｅｌｓｅｎ）、哈瑞尔森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ａｒｒｅｌｓｏｎ，１９１９
－１９８８）等，普遍认为十诫的初始形式是完全不
同于当前的 《出埃及记》与 《申命记》中的十
诫，一定存在一个起初 “简短的十诫”（Ｕｒｄｅｋ－
ａｌｏｇ）。其中，有人认为十诫最初是言简意赅的
绝对陈述，如同第六至第九诫命，不仅简洁，而
且符合某种韵律，换言之，采用诗歌形式瑑瑠。但
是，是否言简意赅的就意味着古老？而且，诗歌
幷非一定比散文古老。“那些认为十诫最初以诗
歌形式而存在的学者，与那些以为所有的语言最
初采用诗歌形式的人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瑑瑡

如何重构十诫的初始形式？尼尔森与哈瑞尔森都

依据形式批判的进路，假设与建构了十诫的初始
形式瑑瑢。他们所建构的十诫，其共同点在于采用
否定形式 “不可”，是语气极其强硬的绝对命令，
而且，只有十句话，一句一条诫命，不多不少。
他们都认定，十诫的初始形式是言简意赅的绝对
法，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以上所谓十诫的初始
形式，只是一种假设或推测，或说一种可能。

三、结　语

值得一提的是，十诫具有两组吟咏 （ｃａｎｔｉｌ－

·７７１·　 　　　　　　　　十诫的文本结构及其划分 　



ｌａｔｉｏｎ）体系。据称，在五旬节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ｔ　ｏｆ
Ｓｈａｖｕｏｔ），颂唱与赞美诫命，是按照某种韵律而
行的，而这种韵律代表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聆听
诫命的情形，即一些是长句，而有些是短句瑑瑣。
这两组吟咏的方式，一是 “下行吟咏”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即将希伯来文以惯常的方式，分
为不同的节，每一个节都有标准的长度，如此，
两个长的诫命，即 “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
……直到千代”瑑瑤与 “守安息日”的诫命，各自
分为四节，而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
偷盗”与 “不可作假证”，这四条诫命合并为单
个的节；二是 “上行吟咏”（ｕｐｐｅｒ　ｃａ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即将每一个诫命视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句子可长
可短瑑瑥。这样，在 “下行吟咏”中， “十诫”有
十三节，而在 “上行吟咏”中，有九节。在两组
系统中，序言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
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被视为是十诫之一部分。
两组吟咏系统的存在，影响到对十诫不同的

阅读方式的产生，使吟诵的形式多样化，也导致
对十诫不同的划分。“的确，就我们的知识所及，
在不同的犹太群体中，双重吟咏是在公众面前诵
读十诫，至今仍然遵从不同惯例的原因。”瑑瑦 比
如，对德系犹太人 （Ａｓｈｋｅｎａｚｉ　Ｊｅｗｓ）而言，由
于深受巴勒斯坦惯例的影响，通常以下行吟咏的
方式阅读十诫，而在五旬节，则采用上行吟咏阅
读方式。而西班牙系犹太人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Ｊｅｗｓ）
在日常公开场合诵读十诫时，运用下行吟咏的方
式，而在私自阅读时，则采用上行吟咏的方
式瑑瑧。在对 《出埃及记》２０∶２－６或 《申命记》

５∶６－１０的解释与划分上，两个系统存在较大
的分歧，因此，在早期犹太教传统中，幷不存在
一个固定的对十诫进行划分的系统。
总之，古代西亚文明是孕育希伯来传统的母

体，作为希伯来圣经律法的核心，十诫传承于古
代美索不达米亚诸法典，在形式、结构与内容
上，都存在诸多的相似或平行。十诫的文本结构
表现为序言、诫命与跋的形式。十诫在流传的过
程中，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神学立
场，对十诫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呈现出歧义纷呈
的局面。这说明十诫文本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同
时，这表明十诫是历经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其
中融合了不同的传统。对 “十句话”的划分，无
论依据那一种系统或方法，对十诫进行分类，都
会产生不同的难题，故此，为了划分十句话，有

时采取折衷的方式，并混合不同的方法，从而使
十诫的诠释变得多元而含混。

（责任编辑：若火）

①Ｅ．Ａ．Ｓｐｅｉｓｅｒ，“Ｅａｒｌ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Ｂａｒ　Ｒｅｖｉｅｗ３１ （１９５３）ｐ．８７７．转引自
Ｓｈａｌｏｍ　Ｍ．Ｐａｕ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
ｅｎ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Ｌａｗ （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７０），ｐ．３．本文所
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在地域上，属古代西亚之
一部分。在时间上，具体是指古代西亚的青铜器
时代中期 （Ｍｉｄｄｌ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约公元前２１００－
１６００）。

② 据说是吾珥第三王朝的国王纳玛 （约公元前
２１１２－２０９５年在位）颁布的，又认为是其儿子与
继任者述尔吉 （Ｓｈｕｌｇｉ，公元前２０９４－２０４７年在
位）所创制，因为其中所记述的行政与司法改革
是发生在后者时期。参 Ｍａｒｔｈａ　Ｔ．Ｒｏｔｈ，Ｌａ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Ｍｉｎｏｒ
（Ａｔｌａｎｔ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１３．

③ 吾珥第三王朝衰亡后，伊辛 （Ｉｓｉｎ）第一王朝建
立，其第五任国王里皮特－易诗塔 （约公元前
１９３４－１９２４年在位）创制了这一法典。参 Ｍａｒ－
ｔｈａ　Ｔ．Ｒｏｔｈ，Ｌａ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Ｍｉｎｏｒ，ｐ．２３．
④ 此法典的成书年代与作者不详，约是公元前
１６５０年左右古巴比伦时期的作品，略早于汉莫拉
比法 典。参 Ｍａｒｔｈａ　Ｔ．Ｒｏｔｈ，Ｌａ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Ｍｉｎｏｒ，ｐ．５７．
⑤ 由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任国王汉莫拉比 （约公
元前１７９２－１７５０年在位）所制定。参 Ｍａｒｔｈａ　Ｔ．
Ｒｏｔｈ，Ｌａ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ａｎｄ　Ａ－
ｓｉａ　Ｍｉｎｏｒ，ｐ．７１．
⑥Ｓａｍｕｅｌ　Ｇｒｅｅｎｇｕｓ，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ｉｎ　Ｊａｃｋ　Ｍ　Ｓａｓｓｏｎ　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ｖｏｌ．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１９９５），ｐ．４７１．

⑦Ｊ．Ｎ．Ｐｏｓｔｇａｔｅ，Ｅａｒｌｙ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ｗ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２），ｐ．２８９．
⑧ 参拙作 《十诫与美索不达米亚诸法典之关系与比
较》，载 《基督教学术》第四辑 （２００６年），页９７
－１２０。

⑨ 由于吾珥－纳玛法典自法条第三十七条后的部分
已被严重损毁，因此，其是否有后记便不可而
知。易诗 努 纳 法 典 没 有 后 记。参 Ｍａｒｔｈａ　Ｔ．
Ｒｏｔｈ，Ｌａ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ａｎｄ　Ａ－
ｓｉａ　Ｍｉｎｏｒ，ｐｐ．２１，６８．
⑩ Ｃｙｒｕｓ　Ｈ．Ｇｏｒｄｏｎ　＆ Ｇａｒｙ　Ａ．Ｒｅｎｄｓｂｕｒｇ，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
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１９９７），ｐｐ．１６３－１６４．

瑏瑡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种自我呈现的话语方
式，通常会出现在一个神圣宣告的开始与结束，
其重要的功用在于引起听众的注意力，从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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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亲和关系。在 《出埃及记》

２０∶２与 《申命记》５∶６中，铿锵有力的
（我），强调正在言说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
帝。如此，耶和华上帝与以色列之关系，是由上
帝所发端而建立，正是他，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
之地拯救出来，是觅人的上帝，他要施以色列人
自由。这个序言为十诫提供了由来、根据与意
旨。参Ｔａｋａａｉ　Ｈａｒａｇｕｃｈｉ，“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ｅ （Ｄｅｕｔ　５：１－３３）”，
ｉｎ　Ａ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１６ （２００２），ｐ．２８１．
另参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Ｔｈｅ‘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ｍｅｎｔｓ’：Ｓｏｍ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Ｅｘｐｏｓｉ－
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ｓ　１００ （１９８８－８９），ｐ．４５４．
瑏瑢Ｗａｌｔｅｒ　Ｈａｒｒｅｌｓｏｎ，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ｕ－
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ｃｏｎ，Ｇａ．：Ｍｅｒｃ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４５．
瑏瑣Ｗａｌｔｅｒ　Ｈａｒｒｅｌｓｏｎ，“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ｓｍｏｌｏ－
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ｉｎ　Ｈａｒｒ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ｋ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Ｒｅｅｄ　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２４９．

瑏瑤 Ｈａｒｒｅｌｓｏｎ，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ｐ．４５．
瑏瑥历史特征是以色列宗教真正的基本特征。以色列
在历史中经验耶和华，先知将耶和华的启示作为
真实的历史而解释，耶和华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显
示自身，就是他的 “话语”。参 Ｓｉｇｍｕｎｄ　Ｍｏｗ－
ｉｎｃｋｅｌ，Ｔｈｅ　Ｐｓａｌｍ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Ｗｏｒｓｈｉｐ，ｖｏｌ．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Ｒ．Ａｐ－Ｔｈｏｍａｓ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１３９．
瑏瑦五经 （Ｔｏｒａｈ或Ｐｅｎｔａｔｅｕｃｈ）是指希伯来圣经的
首五卷书。它主要由故事叙述与律法构成，即阿
加达 （Ａｇｇａｄａｈ）与哈拉卡 （Ｈａｌａｋａｈ）。故事叙
述主要记载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言说
上帝的创造与救赎作为；而律法论及群体对信仰
与生活的回应。以色列人认为，西奈启示必须依
据出埃及的故事与立约法规而表达，从而将社会
理想与实践整合进入古代以色列思想的深邃宝库

之中，因此，五经传统与后来的拉比传统，比如
塔木德 （Ｔａｌｍｕｄ），都意识到将这两个似乎异类
的叙述话语模式，相互交织而产生的价值，故
此，二者的密切联结便成为一种文学潮流，幷有
别于古代西亚语境中的其它文本。总之，这两大
范式为犹太教的神学言谈、社会思想与伦理实践
提供了基石。参Ｊ．Ｄａｖｉｄ　Ｐｌｅｉｎ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
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Ａ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ｕｉｓｖｉｌｌｅ：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ｘ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４１－４２．
瑏瑧对十诫不同的划分方法，概括而言，主要有三
种。一是斐洛 （Ｐｈｉｌｏ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与约瑟夫的
分法；二是奥古斯丁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罗马天主教
会与路德宗的分法，就是将上帝的单一性同拜偶
像，合二为一，而将最后一句话，一分为二；三
是传统犹太教的分法，就是将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归为第一

诫，将 “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直到千
代”，视为第二诫，而将最后一句话看成是一诫，
但是，这一分法在拉比文学中，幷非是唯一的。
参 Ｍｏｓｈｅ　Ｗｅｉｎｆｅｌｄ，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ｙ　１－１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１９９１），ｐｐ．２４３－２４４．考斯特
（Ｍ．Ｄ．Ｋｏｓｔｅｒ）在叙利亚文化传统中，寻找到
对上述罗马天主教会、路德宗关于十诫划分与编
号顺序的文本支持。参 Ｍ．Ｄ．Ｋｏｓｔｅｒ，“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ｅｓｈｉｔ （ｔａ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ｓ，”Ｖｅｔｕｓ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ｕｍ　３０
（１９８０），ｐｐ．４６８－４７３．

瑏瑨这里用的是 “话语” （ｗｏｒｄｓ），而非 “诫命”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暗示神圣话语的力量与意义。
二者之间的确切关联，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
如果将 《出埃及记》中的十诫同第一个创造故
事，都置于被掳的处境中，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
某种关联。或者，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域内，甚
至，幷不局限于五经，当我们将十诫置入以色列
史的某一整体中，对之进行历史与神学的洞察，
便能管窥十诫在其中隐藏的奥秘。弗瑞德曼 （Ｄ．
Ｎ．Ｆｒｅｅｄｍａｎ）在此方向上对十诫作了进一步的
引申。他指出在以色列由 《创世记》至 《列王纪
下》的主史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起点与终点
相互对应，其中，十诫作为上帝与以色列立约关
系的核心，建构了由始至终的联系。在巴别
（Ｂａｂｅｌ，实指巴比伦城），人们被分散至全地 （创
１１∶１－９），而在 《列王纪下》的结尾，巴比伦
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百姓被掳至巴比伦
（王下２４－２５），如此，他们从巴比伦又回到巴比
伦，再次沦为 “异地的外邦人”。在这一过程中，
贯穿以色列史的鲜红色主线，就是违犯诫命。如
此，以色列的被掳，幷非上帝离弃的结果，而是
以色列人通过完全藐视体现立约责任的 “十诫”
而离弃上帝，从而遭致放逐。这是一个由命令
（ｃｏｍｍａｎｄ）到违命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再到放逐 （ｅｘ－
ｉｌｅ）的典范模式。参 Ｄａｖｉｄ　Ｎｏｅｌ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２０００），ｐｐ．ｉｘ－
２１．
瑏瑩在希伯来圣经里，有些数目是常出现的，比如，
七、十与十二等，这些数字具有象征的或文化的
意义。参Ｊ．Ｆｒｉｂｅｒｇ，“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Ｎ．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ｅｄ．，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ｉｂｌｅ　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ｖｏｌ．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１９９２），

ｐｐ．１１３９－１１４６．
瑐瑠美卡特 （Ｍｅｌｑａｒｔ）是一个常以站立的形象像出现
的男神，而且，他总是同两根石柱有着密切的关
系。这对石柱刻着向其效忠的誓言。这发生在公
约前５世纪的中叶。 《以西结书》似乎最早提到
了这些石柱：“你坚固的柱像必倒在地上。” （结
２６︰１１）。参Ｔｒｙｇｇｖｅ　Ｎ．Ｄ．Ｍ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Ｉｓｒａｅｌ－
ｉｔｅ　Ａｎｉｃｏｎ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ｎ”，ｉｎ　Ｋ．
ｖａｎ　ｄｅｒ　Ｔｏｏｒｎ　ｅｄ．，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Ｌｅｕｖｅｎ：Ｐｅｅｔ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９８；Ｔｒｙｇｇｖｅ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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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Ｎｏ　Ｇｒａｖｅｎ　Ｉｍａｇｅ？Ｉｓｒａｅｌｉｔｅ　Ａｎｉ－
ｃ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Ｉｔ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Ａｌｍｑｖｉｓｔ　＆ Ｗｉｋｓ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９５），ｐｐ．９０－９８．
瑐瑡在亚述发现的三个相连接的象牙版的照片，即是
例证。参Ｊ．Ｂ．Ｐ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ｉ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Ｎ．Ｊ．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ｐ．３４８．
瑐瑢Ａｂｒａｈａｍ　Ｉｂｎ　Ｅｚｒ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ｎｔａｔｅｕｃｈ
ｖｏｌ．２，Ｅｘｏｄｕ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ｅｎｏｒａ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６），ｐ．４０４．
瑐瑣斐洛遵照七十士译本的排列，即将 “不可奸淫”
的禁令，置于 “不可杀人”之前，深受希腊禁欲
主义 哲 学 之 影 响。Ｐｈｉｌｏ，“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ｅ，
５１”，ｉｎ　ＰｈｉｌｏⅦ，ｔｒａｎｓ．ｂｙ　Ｆ．Ｈ．Ｃｏｌｓｏｎ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ｐ．３３．
瑐瑤第一块石版上刻的是前四条诫命，并且依据西奈
山造金牛犊事件与第一个创造故事作出解释；而
第二块石版上记载的是后六条诫命。参 Ｃａｌｕｍ
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ａｗ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
（Ｉｔｈａｃａ　＆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ｐｐ．３１５－３３７．
瑐瑥Ｍｏｓｈｅ　Ｗｅｉｎｆｅｌｄ，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ｙ１－１１，ｐ．４０８．
瑐瑦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Ｈｏｕｔｍａｎ，Ｅｘｏｄｕｓ　ｖｏｌ．３，ｐ．６．
瑐瑧Ｍｏｓｈｅ　Ｗｅｉｎｆｅｌｄ，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ｙ　１－１１，ｐ．２４５．
本哈德·朗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Ｌａｎｇ）以 《申命记》为基
础，分析了正典十诫的划分与形成的过程。他指
出十诫文本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形
成具有独特的宗教诫命，它们组成一个简短的系
列，分别是：在我面前，不可拜别神；不可雕刻
（一个）偶像，或任何形像；不可跪拜幷事奉它
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孝敬父母。第二阶段
形成的是其余五项非宗教意义的诫命。第三阶段
是祭司典的作者将有关安息日的诫命，加入孝敬
父母之前，如此，就有六项宗教诫命，为了前后
平衡，又将最后一诫一分为二。这样，就有十二
条诫命。参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Ｌａｎｇ，“Ｔｅｗｌｖ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ｍｅｎｔｓ—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ｅ”，ｉｎ　Ｊ．Ｃｈｅｒｙｌ　Ｅｘｕｍ　＆
Ｈ．Ｇ．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ｅｄｓ．，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Ｌｅｆｔ：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Ｄａｖｉｄ　Ｊ．Ａ．Ｃｌｉｎｅｓ （ＪＳＯＴＳｕｐ，３７３；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９０－３００．
瑐瑨Ｍｏｓｈｅ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ｉｎ　Ｂｅｎ－Ｚｉｏｎ　Ｓｅｇａｌ　ｅｄ．，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Ｔｈｅ　Ｍａｇｎ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１１４．
瑐瑩Ｄａｖｉｄ　Ｎｏｅｌ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ｐｐ．９７－９８．
瑑瑠Ｊ．Ｊ．Ｓｔａｍｍ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ｎｄｒｅｗ，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
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８－２２．另参Ｅｄ－
ｕａｒｄ　Ｎｉｅｌｓｅｎ，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７８－９３．
瑑瑡Ｃａｌ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Ｌａｗ
（Ａｔ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ｐ．８３．
瑑瑢尼尔森是在回应拉巴斯特 （Ｋ．Ｒａｂａｓｔ）所建构的
“十二诫”（ｄｏ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ｅ）的基础上而建构的。同
时，他遵从阿尔特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Ａｌｔ）的陈述，即将
第八诫理解为是对人的偷盗，幷将第十诫替代第
八诫，包括所有贪恋幷图谋占为己有的行为。值
得注意的是，尼尔森修改了第一诫。参 Ｅｄｕａｒｄ
Ｎｉｅｌｓｅｎ，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ｅｗ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８４－８５．另参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ａｒｒ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Ｍａ－
ｃｏｎ，Ｇａ．：Ｍｅｒｃ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
３４．
瑑瑣Ｍｏｓｈｅ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ｐ．９７．
瑑瑤在此视为一条诫命。

瑑瑥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Ｂｒｅｕｅｒ，“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ｔｏ
Ｖｅ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ｉｎ　Ｂｅｎ－Ｚｉｏｎ　Ｓｅｇａｌ
ｅｄ．，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Ｔｈｅ　Ｍａｇｎ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ｐ．２９１．
瑑瑦无论依据那一种系统或方法，对十诫进行分类，
都会产生不同的难题，故此，为了划分十句话，
有时采取折衷的方式，混合不同的方法，从而呈
现歧异的局面。参 Ａｍｎｏｎ　Ｓｈｉｌｏａｈ，“Ｓｏｍｅ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ｍｅｎｔｓ”ｉｎ　Ｂｅｎ－Ｚｉｏｎ　Ｓｅｇａｌ　ｅｄ．，Ｔｈｅ　Ｔｅｎ　Ｃｏｍ－
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３３１．
瑑瑧一般而言，巴比伦犹太人以上行吟咏的方式阅读
十诫，习惯于将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
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作为第一诫；而巴勒斯坦
犹太人采用下行吟咏的方式，将第一诫延伸至
“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以上只是论及两个
犹太群体划分与阅读十诫的方式，其详细的划分
与争议，参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Ｂｒｅｕｅｒ，“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
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ｔｏ　Ｖｅ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ｐｐ．２９１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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